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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右卫八旗官员侵贪案件满文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初�沿袭明制�设大同右卫。顺治七年 （1650年 ）�裁玉林卫�并入大同右卫�改
称右玉卫�或右卫。康熙三十三年 （1694年 ）�为了防范西部准噶尔蒙古进犯�从北京
等地抽调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兵丁移驻右卫�设置建威将军、副都统等员管带�成为
当时全国八旗驻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随清朝对准噶尔用兵形势和西北八旗
防务体系的变化�右卫驻防八旗官兵数目不断减少�建制也相应降低。雍正三年
（1725年 ）�设朔平府�右玉卫改为右玉县。乾隆二年 （1737年 ）�建威将军从右卫移
驻绥远城�不久改称绥远城将军。在右卫仅留副都统管带兵丁�归绥远城将军管辖。
至乾隆三十三年�裁撤副都统�改设城守尉�归绥远城将军管辖。在右卫驻防八旗的
设置、管理、改制等过程中�形成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现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
藏满文档案内�选译一组反映右卫驻防八旗官员玩忽职守、侵吞兵饷、亏空库银、勒索
资财、彼此攻讦等案件的档案史料刊出�以供研究清代八旗制度、社会、经济及右玉历
史的读者利用。

———编译者　郭美兰
绥远城建威将军伊勒慎为参右卫副都统等员怠惰公事亏空库银等事奏折

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兼管右卫兵丁绥远城建威将军·散秩大臣·伯臣伊勒慎谨奏�为参奏事。
臣赴任时�在右卫住二宿�便于核查起见�即刻查看其事项。右卫旧存子母炮共二十四门�

询问副都统塞尔德、阳泰等演放情形�据告称�因先前向未演放�故未演放。询问如何列队操练
情形�据告称�因不知列阵�故一次未曾列队操练。查兵丁额定马匹�共短缺近二千匹。军器虽
全�陈旧破损者亦多。再�由额定兵内�副都统阳泰占有一名披甲�每月食钱粮�且正黄旗协领
苏通阿一人即占有六名披甲�其余协领至骁骑校各占有额定披甲一二名不等。又派该处正白
旗协领巴泰等核查库存官房租银�亏空近千两。虽经其承办协领白苏�佐领吉兰泰、曹坤�防御
观音保等当即尽力归还八百余两�尚欠二百余两。将此究讯�据白苏等供称�副都统等因公借
给协领官福、操达色、珠呼泰等。等语。

臣窃思�此等均系重要之项�且疏怠至此�其余事项�必定更不成体统。臣为赶接任日期�
赴绥远城时�委派该处正白旗协领巴泰等�严饬查核房租及用于兵丁红白事件恩赏滋生银等
项。本月十九日�据协领巴泰等核查呈称�经查公库事项�自乾隆三年八月始�至本年四月止�
合计二十个月�事项银两数目俱符。惟乾隆三年七月上溯至康熙三十九年设库之日止�共三十
八年之事项�档册繁多而不全�先前并未妥善办理�故一时难以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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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房租之项�康熙五十七年撤回护军等后�其额定房屋�由原将军申穆德查核�将糟朽破损
及位于偏僻处所而无用房屋�皆变价售出。其城内可征租之房屋及拆房空出之地�一并奏准出
租�每年奏销在案。除此房屋外�先前有供护军统领居住房屋两处、副都统额定房屋两处�此四
处房屋内�左右二司占用两处�正黄旗协领苏通阿住一处�副都统印务处行走正红旗云骑尉成
德占有一处�每月自行收取租钱七千一百文。又正黄旗佐领份额之房一处�副都统印务处笔帖
式赵成居住�住剩房屋�每月自行收取租钱三千五百文。又右司周围所有房屋及其院内民人自
建房屋�每月共得租银五两八钱�其中一两八钱�由历任将军、副都统拨给右司书办吕智深作为
养赡费�其余银四两�作为副都统印务处笔帖式赵昌食俸。赵昌年满解任后�由印务处领催霍
伦泰等收取存于印务处。再�办理房租事务协领白苏等原呈稿内所载现库存银三千三百余两�
与应征房租核对�均皆相符�惟先前查出亏空银两�各皆当即措还外�由副都统等担保借给协领
官福、操达色、珠呼泰等银二百二十两�尚未归还。

又查滋生银两之项�呈报户部有该旗之滋生银店铺共四处�因不获利�关闭店铺二处。今
天元号滋生银铺帐目极为不清�经粗略估算�无法登清。又不收利之银共六百余两�除旗民各
二三分债务外�将不值钱之物件当以数倍银钱�仅新当即二千九百余两银。除此帐外�有无帐
目�询据承办防御林顺、达春皆告称�再无帐目。查天益号当铺�虽事项明白相符�仍将不值钱
之物件当以数倍银钱�仅新当即三千八百余两。查天禄号、天润号二处布铺�除铺内现有共值
银百余两之物品外�其余八千余两银�均各收利二三分�放钱收银�再各附利二三分不等�每月
连同本银收取�以此不同方式放贷给旗人。查关闭天喜号布铺、天裕号衣铺�天喜号铺除交本
利银外�尚欠银一百八十两即关闭；天裕号铺除交本利银外�尚欠银二千一百余两�一边收取一
边放贷。等因具呈前来。

臣查得�右卫乃臣兼管之地�相距二百余里�所有事宜�虽经臣汇办�委实难以周全�均靠二
位副都统。兹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不以事为事�唯将子母炮闲置�从不演放；数年以来�亦不操
练兵列；官兵之官马欠缺二千匹�并不整饬官兵军器；遗漏隐瞒之官房�并不官为办理�随意令
官员居住、每月收取房租；储存房租银两�挪用千余两；不顾兵丁之生计�由额定兵内�副都统阳
泰占有一名披甲�每月食钱粮�正黄旗协领苏通阿一人即占有六名披甲�其余协领、官员占有额
定披甲一二名不等。此等情由�甚属非是。请将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协领苏通阿及挪用银两
协领白苏�佐领吉兰泰、曹坤�防御观音保等�均交该部严加察议外�阳泰、苏通阿所占披甲之钱
粮�自支领之日起�由阳泰、苏通阿如数偿还。再�副都统、协领、官员等所占披甲�概行撤出�拨
给另户人等充当披甲。遗漏隐瞒官房之租银�自原将军宗室申穆德所奏之日始�令所有相继占
房居住之官员等赔付。再�公库之事项�虽现今二十个月内收支银数目相符�然先前三十八年
档册事项尚未查明。臣将酌情彻底查明�倘有缘故�另行具奏。其滋生银两�乃圣主特为有利
于八旗兵丁红白事件赏赐之项�现在承办协领、佐领等员反倒图谋轻易获利而放高利贷�伤害
八旗人众�情殊可恶。当经查核帐目�然其巧取之实情�尚不得而知。倘不查明此等事宜�消除
情弊�则于兵丁生计大有关系�且致流弊日甚。是故�臣请将承办此等事项协领苏通阿、铁图、
何天骄�佐领全福、哈大海、巴彦图、齐齐克图、赫棱泰、李世弥、权文兴�防御林顺、达春、法杜、
满图、李仲伯�云骑尉成德�骁骑校张永志等�暂行免职�严加审明�视其情弊�量其罪行�分别详
加议奏。

又查得�原将军王常乃兼管右卫之首员�然并未查办此等事项�亦属非是。请将王常亦饬
交该部�照例察议。右卫乃年久之地�事务繁杂�难以一时查全�故将臣现在查出怠惰营私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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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陈参奏。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著该部严加察议具奏。钦此。
正蓝旗满洲都统补熙等为报前往右卫审办解任副都统塞尔德等案并返回绥远城事奏折

乾隆五年六月十四日

　　都统臣补熙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钦奉上谕�抵达右卫�自五月三十日起�会同将军伊勒慎�将解任副都统塞尔德等案内应

审者皆审理完毕。惟官员之官马�据称原先并未拨给�每月拨给马匹之钱粮料豆�或应有马匹�
或无马匹作为养廉银之处�已咨部查例。又查家选披甲准食钱粮一案�雍正十年原将军申穆德
挑补所缺五百五十五名披甲时�奏请另户满洲、开档分户、家生子一并挑补。今查原奏档册�准
行与否�或另有谕旨与否�均无凭证�故亦咨部查档�未便现即定议办理具奏。俟部查复前来�
方可定议办理具奏。现今右卫并无办理事项�且维修绥远城之官员等均已抵达�并穆纳山木植
案件亦待审办�是故�臣会同将军伊勒慎于本月十五日起程�前往办理绥远城工程事务及穆纳
山木植案件。为此�一并谨具奏闻。

乾隆五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正蓝旗满洲都统补熙为请令将军伊勒慎停止清查公库旧案以免生乱事奏折

乾隆五年六月十四日

　　奴才补熙谨奏�为密行奏闻事。
窃查�将军伊勒慎原参官马缺少及借贷滋生银等案内�有其一项�查公库档册�自乾隆三年

八月至本年四月档册�事项银两数目俱符�惟自乾隆三年七月起�上溯至康熙三十九年建库之
日�共计三十八年�档册繁多�且不全备�一时难以查实�经详尽清查�倘有情故�另行具奏。奴
才窃思�此项公库银两�每年均由户部奏销�相应并无舛错事项�况雍正元年世宗宪皇帝曾特差
都统图思海、给事中鄂托拜至右卫清查�均系借给官兵者�并无诓骗挪用等情弊。再�其借支及
存库银两数目�与原奏销数目相符。今将军伊勒慎又查奏�自乾隆三年至今�档册与银两数目
亦相符。等因。即便康熙年间有情弊�彼时官员存世无几�且又在屡次恩赦以前�理应宽免。
如此过往旧事�一再究查�非办理公务之道�反而妄生枝节。伏乞圣主特降谕旨�令将军伊勒慎
免查三十八年旧案�则公务不致妄生枝节。

仅就奴才愚见具陈�是否妥当�仰祈圣主睿鉴。
乾隆五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右卫副都统官保等为奏协领巴泰私用官兵银两并请从速补放所出协领员缺等事奏折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五日

　　奴才官保、庆泰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我等二人�于本年五月十三日�钦奉圣主敕谕�乘驿行抵右卫�留意观察风土人情�右

卫兵丁皆仰蒙圣主多年养育之恩�所食钱粮米石皆充足于他省�生计毫无困苦�各皆奋勉。奴
才等抵达之际�将军伊勒慎饬令协领巴泰�将解任副都统阳泰、塞尔德均摘去顶翎�即于所住衙
署看守。其余官员近三十人�派官兵数百员名�皆在庙内看守。又因钦差大臣前来审案�其属
下人众并不知晓事件将如何�以致右卫人众恐惶失措。后来将军伊勒慎行抵右卫�奴才等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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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转降予伊勒慎�众人方知晓�得以安心。继而都统补熙前来�审毕案件�前往绥远城后�兵
丁人众始知事件与彼等无关�现皆安帖。其军器�经奴才等查看�亦皆齐全�虽有糟旧者�亦无
多�现皆交付八旗整修。再�本地滋生银两等事宜�已与将军伊勒慎、都统补熙会审具奏�相应
恭候上谕�奴才等钦遵另行办理。

此外�奴才等窃思�右卫系重要驻防之地�今右卫城内只有两位副都统房屋�并驻有镶黄、
正黄二旗满洲、蒙古�其余正白等六旗满洲、蒙古�以及左右二翼汉军旗�共计八营�均在城垣周
围四五里至七八里不等地方修建营房�每一营房有一协领为首。查得�右卫额设协领�满洲八
旗为八员、两翼蒙古旗为二员、两翼汉军旗为二员�共十二员。现正黄旗满洲协领苏通阿因占
有披甲等案被解任�右翼汉军旗协领何天骄、左翼蒙古旗协领铁图皆因滋生银两案被解任革
职；正红旗满洲协领白苏因房租银两案被解任�现余协领乌兰泰、巴泰、玛津泰、官福、爱坎、操
达色、珠呼泰、刘元勋等八人内�操达色、官福、珠呼泰三人均因私自借用官房租银�现皆为理应
立案议罪之员。又正白旗满洲协领巴泰�奴才等抵达右卫后�即闻悉其旗所有官员搜刮挪用兵
丁草谷折色银八百八两�俟将军伊勒慎抵达�奴才等商议巴泰勒索银两之事。据伊勒慎称�我
大致知晓此事�现今右卫所有事务�俱由巴泰掌管�相应从缓计议。等语。而后协领巴泰给奴
才等呈文�其所呈之文�另行缮折恭呈御览。除此之外�奴才等寻访得�以旗兵共二百二十二
名�每名各扣银三两二钱四分�连同所有官兵�共扣银八百余两。伊虽呈称系京城本佐领下兵
丁捐助者�然奴才等访得�克扣全旗官兵钱粮属实。惟伊勒慎交付巴泰掌管之事�尚未完结�奴
才等暂行搁置此事�尚未公开查讯。俟伊办完事务后�奴才等即行详加讯明�获悉实情�再另行
缮折参奏。

又据奴才等闻悉�原将军王常至京城后�其家眷返京时�右卫官兵共凑银四百两捐助�镶红
旗因属本旗�捐银八十两。在将军伊勒慎来后�镶红旗佐领玛申保递上控告本协领爱坎呈状一
份�经伊勒慎亲审所取供词称�惟镶红旗所有官员皆听从协领爱坎之言�捐助王常银八十两�其
余旗协领等均未捐助王常。等因出具甘结。此所取供词�转交奴才等办理前来。先前当将军
伊勒慎面�奴才等将捐助王常之事�讯据协领巴泰告称�本旗所有官兵曾捐助王常银五十两�而
八旗均曾捐助。等语。奴才等伏思�协领爱坎令本旗捐助�还是八旗共同捐助�事由之轻重迥
异。现将八旗事务委于一人�即属不公。奴才等欲再究讯八旗�因与伊勒慎所取供词不同�以
致奴才等断难和好�无奈之下�将此一案�俟伊勒慎抵达后办理。奴才等尽力匡正安抚处理�委
实以奴才等之力无法匡正�再另行奏闻。

惟奴才之下�即协领职位甚为紧要�今于协领十二员内�已有四员解任�又有三员因擅用房
租银而议罪。查此协领七员之罪�均不可任协领职务。至协领巴泰�敛取本旗所有官兵银两使
用�严重触犯法纪�断不可留任协领。协领爱坎�令本旗官兵较他旗多出银捐助王常�亦属非
是。俟伊勒慎来后�除奴才等共同商议查明另折公开具奏外�因此等案件�即应革职协领九员�
现余协领三员�不仅断难兼管八旗官兵�且各营房倘无为首之员�亦多可虞。此等协领�理应从
速补放之处�亦曾与伊勒慎商议�据伊勒慎称�我业已奏准�右卫官员�至入秋后再行补放。等
语。奴才等愚见�其他官员�尚可迟延�而协领系一旗要职�空出一二员缺�虽即委派协领兼管�
亦恐办事不力�以致延误公务。今空出协领四员之缺�即便于现任协领八员内�亦有涉案者�又
将空出几缺。现今协领等也了解到各自之事�皆已得过且过�全然不再奋勉。今倘照伊勒慎所
奏�至入秋结案后�再补放协领�则此间拣选送京�再由京城简选引见奏放�而后整装行抵右卫�
又需时数月。此关系之处重大�即便奴才等二人�亦无可信之员�欲整治迁延之事�亦心有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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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故而奴才等诚恐有误圣主之委任。此等情由�奴才等知之�实难容忍�谨密行奏闻�伏
乞圣主�将此补放协领事宜�特降旨伊勒慎从速办理�即行补放�则可于事有益�且边徼之兵�皆
有实职管带之员�相应均可安心�于官兵甚有裨益。

奴才官保、庆泰均系庸愚至极末介奴仆�仰蒙圣主格外施恩�遣至边徼�惟恐仰副圣主敕谕
力所不及。然地方事务有舛错之处�理合具奏者�亦未敢不闻达皇上。无论大小事宜�惟有闻
达皇上后�奴才等愚昧之心方可落定。奴才等此密奏之事�乃为边徼协领不可空缺�而愚虑之
处�伏乞圣主明鉴。倘为可行�仰蒙圣主特降谕旨施行�奴才等仰承皇上无尽之恩�会同伊勒慎
办事时�得以协调。为此�诚惶诚恐�谨具密奏。

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日奉朱批：所奏甚是�已降旨予部。钦此。
正蓝旗满洲都统补熙等为审结右卫副都统等员玩忽职守等弊案事奏折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七日

　　正蓝旗满洲都统臣补熙等谨奏�为遵旨会审具奏事。
窃于乾隆五年五月初六日�接准兵部咨文内开：本部具奏�内阁抄出�兼管右卫兵丁绥远城

建威将军·散秩大臣·伯伊勒慎为此事具奏�乾隆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著该部严加察议
具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据兼管右卫兵丁绥远城建威将军·散秩大臣·伯伊勒慎奏称
（与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奏折相同�故略———编译者 ）。查得�右卫系边徼重地�派兵驻防至
关重要。任事人员�理应廉洁自律�为公奋勉�治理营务�妥办兵备�严肃法纪�方能克职。该副
都统塞尔德等�不曾操练兵丁�亦不演放炮位�随意弃置�致使损坏�有辱职守�且又令官马短缺
近二千匹�擅自借出官银一千余两。再�阳泰等侵吞兵饷、令所属官弁等居住官房等种种舞弊�
均已触犯法纪�理应交刑部审讯拟罪。惟此案对质人员极众�若往返行文解人�则延误时日�且
亦难结案。原绥远城将军王常已病故�相应请旨派大臣至右卫�会同该将军�将副都统塞尔德、
阳泰及参奏折内有名官弁等概行解任�查明原奏事宜�逐款核实审明具奏时�将应行议罪者交
本部照例议罪�应行治罪者交刑部照律拟罪。又据奏称�承办滋生银协领苏通阿等十七员�其
侵吞之实情�难以查证�均令暂行解任�严加究审�视其罪责之轻重�分别具奏。等语。故照其
奏请�将协领苏通阿等十七员俱令解任�亦交钦差大臣会同该将军一并审明具奏。等因。乾隆
五年五月初六日奏入�是日奉旨：依议。著派补熙。钦此钦遵。

臣补熙于五月十七日自京城起程�二十四日行抵右卫�俟将军伊勒慎于二十九日到达右卫
后�即召集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及参奏折内有名人员�由臣补熙、伊勒慎共同审问塞尔德、
阳泰曰：右卫系边徼重地�兵乃调遣之兵�倘有用处�则立即起程�尔等身为副都统�并不以事为
事�不整饬营务�不妥善办理军备�致使官兵额定马匹短缺近二千匹�并不补充�乃何故�据实招
供。等语。据塞尔德、阳泰一同供称：塞尔德我乃镶白旗满洲人�阳泰我系正白旗满洲人。我
等右卫官兵�曾于雍正七年、九年出征二次�故将应交二千三百余匹马�用其额定马匹如数交
纳。而后彼等虽曾置办马匹�未能足数�且又每年倒毙�以致共短缺马二千余匹。我等将缺马
兵丁之钱粮�酌情坐扣存银六千余两外�现仍在陆续扣存。等语。所有右卫额定官弁等拴养马
匹为几何、兵丁拴养马匹为几何、现今缺马匹实数为几何�以及扣存购马银六千余两始于何年
情形�经查副都统官保等所呈之册�右卫官二百五员�额定马一千二百九匹；兵三千五百四名�
额定马一万五百一十二匹�官兵份额马共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一匹。其中�先前查核时�官弁短
缺之马一百五十一匹�兵丁短缺之马一千八百四十五匹�官兵共短缺马一千九百九十六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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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核�官弁又短缺马一百三十三匹�兵丁短缺马七百三十九匹�官兵共短缺马八百七十二匹。
两次所查官兵短缺马共二千八百六十八匹。再�查现库存之银六千余两�均由各旗佐自去年十
月起�从众缺马兵丁钱粮内�相继扣存。等因造册前来。查得�准兵部咨文内开�青州、福州、江
宁、浙江官弁额定拴养马匹�准令减半拴养�其不拴养马匹�照其各省行情�由官弁所领草谷银
内坐扣存储�俟用马时�以备采买。至所扣马价银不敷时�仍将草谷银如数支付。等因。经各
该将军奏请�由本部议复奏准在案。等语。

审问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曰：今右卫存有子母炮二十四门�然并不演放；兵丁之队列�
亦未曾操练过一次；又不整治军器�俱致糟朽破损�此为缘何�据实招供。据塞尔德、阳泰共同
供称：我等到任时�将军系申穆德�问申穆德未曾演放炮缘由�申穆德说�此等炮向未施放�亦向
未领取弹药等物。是故�未曾演放。继任将军岱琳布、王常�均未令演放�故我等亦未曾演放属
实。至于阵列�自到任以来�会同前任将军等�照例于每年春秋二季操练枪阵�春季演放鸟枪十
三次�秋季演放鸟枪十六次�春秋骑射一次、步射二次�一个月内射箭六次�于旗所射箭六次�每
年行围一次。至官兵之军器�将军接任查看时�八旗官兵之盔甲内有锈迹斑驳者�撒袋内亦有
糟旧者�并无破损者。等语。又询问：兵部早已制定演练兵阵则例施行在案�尔等可曾按兵部
颁发施行鸟枪弓箭兵列阵演练法操练乎。据供称：我等只曾操练过鸟枪阵列�并不知晓兵部颁
发施行鸟枪弓箭兵列阵演练法�故未曾将弓箭兵列阵操练。我等有何可供。等语。令查官兵
之军器是否确有破损之处�据副都统官保等称�八旗官兵之各项军器均皆齐全�其中官弁糟旧
盔甲四副、正额兵丁极为糟旧盔甲二百八十副、糟旧撒袋五十副�及箭枝内羽毛磨损者均已粘
补、生锈者亦皆磨亮�现皆可用。除此之外�再无糟旧磨损者。等因造册前来。

讯问解任副都统阳泰曰：尔身为副都统并不谋划兵丁生计�由正额兵内占有一名披甲�每
月食钱粮�且令协领苏通阿一人即占有六名披甲�其余协领至骁骑校各占有正额披甲一二名不
等�此为何故�据实招供。据阳泰供称：我本年七十四岁�已食俸饷五十七年�出征四次�作战四
次。我仅有一子�曾为护军�雍正七年出征�九年于霍屯呼尔噶诺尔地方打仗阵亡。我再无其
他子嗣�雍正七年出征阵亡所出兵缺�无人挑补�故经原将军申穆德奏准�令家生丁等一并挑
补。我猜想此即为定例�于乾隆三年四月�经与副都统塞尔德相商�将我家生丁叶布肯选为披
甲。又令官弁将家生丁一二名不等选为披甲。均属我糊涂之处�我有何供。等语。将此�讯据
解任副都统塞尔德供称：阳泰将令其家生丁叶布肯选为披甲之处�与我相商时�我一时姑息�未
曾驳回�听任阳泰挑补叶布肯为披甲食饷。至于官弁之家生丁一二名不等挑补披甲�乃我极为
糊涂之处�我有何供。等语。余供同阳泰。讯据占有六名披甲解任协领苏通阿供称：我系正黄
旗满洲协领、佐领、骑都尉�雍正十年经原将军申穆德奏准�令家生丁一并挑补披甲时�将我家
生丁昌德、金福、德保三人�于雍正十年九月选为披甲；嗣后于十一年五月�将我家生丁色勒挑
选为披甲；是年八月�将我家生丁六十八选为披甲；十二年正月�将我家生丁额勒格选为披甲�
现皆应差。等语。查得�雍正十年八月原将军申穆德等奏请�其阵亡五百五十七名兵缺额�兼
选满洲开档分户、家生子充补等因�是否允准施行�经查竟然不在案。遂经咨行兵部查询�据复
文内开：查得雍正十年九月原将军申穆德咨称�阵亡之兵缺�已挑补五百五十七名兵。等因。
遍查本部档册�并无申穆德所奏挑补家生子为披甲一案。故经咨行议政处、军机处查核�亦无
申穆德所奏以家生子挑补披甲一案。等因由部咨复前来。其八旗官弁之家生子披甲数额及挑
补之年月�经饬令协领巴泰查核�据呈文内开�于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前挑补者�有自协领至骁
骑校之家生子披甲七十九名；四月十六日后挑补者�有自副都统至骁骑校之家生子披甲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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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彼等均在应差。等因具呈前来。
又讯问塞尔德、阳泰曰：官房理应官为办理�尔等并不官为办理�皆隐匿致使遗漏�又任由

官弁等居住收租�其故如何。另右司周围所有房屋及院中民人等自建房屋�每月所得租银�又
何支给笔帖式赵昌�皆一一据实招供。据塞尔德、阳泰一同供称：我等到此之前�原将军申穆德
除查奏征租之房百间外�其余房屋�曾令协领苏通阿住一处、笔帖式齐拉浑住一处、笔帖式集福
住一处�继任将军岱琳布、王常及我等均未查出。至齐拉浑、集福裁缺回京后�云骑尉成德彼时
当笔帖式�即令彼住齐拉浑所住之房。俟成德袭职后�仍在印务处行走�我等拟令彼暂住�俟有
房再行移居�故仍令彼居住。令笔帖式赵昌住集福所住之房�至赵昌年满回京后�令笔帖式赵
成住赵昌所住之房。又右司周围所有房屋及院内民人等自建房屋�每月所得租银五两八钱�我
等到任之前�申穆德任此处将军时�每月将一两八钱银拨给左司书办吕智深为养赡费�其余四
两银拨给笔帖式赵昌使用。笔帖式赵昌并无养廉银�且书办吕智深亦无资产�故我等到任后�
亦并未抽出�仍拨给彼等。至赵昌年满回京后�即将此项房租银交付印务处领催霍伦泰等�按
月征收交库。等语。讯问占住副都统份额房屋之苏通阿、成德及占住佐领份额房屋之赵昌曰：
尔等无份额内房屋乎�尔等占住副都统、佐领份额房屋缘何�尔等住剩房屋每月得租多少�皆一
一据实招供。遂据解任协领苏通阿供称：我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原先即由协领等居住�我任
协领后�亦住此房。我住剩之房�每月收租钱八百文。又我协领份额房屋十五间�先前曾由蒙
古旗骑都尉吉兰泰居住�吉兰泰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升补佐领�移居其份额房屋后�将此十五
间房仍归还本满洲旗。我与本旗佐领存柱、防御达尔拜等相商后将此房屋充公�自雍正十三年
五月始�每月收租钱三千五百文�旗内倘有公费之处�以此支用。等语。据解任云骑尉成德供
称：我系正红旗满洲云骑尉。我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前曾由笔帖式齐拉浑居住�其铺面房每
月收租钱七千一百文�亦由齐拉浑收取。齐拉浑于去年二月裁缺回京�彼时因我任笔帖式�即
将齐拉浑所住房屋令我居住。我于去年三月移居此房以来�亦照旧收取租钱。本年五月�将我
等所住房屋交公�停止收取租钱。等语。据笔帖式赵成供称：我于去年十二月任本处笔帖式�
我所住之房屋�原曾由笔帖式赵昌居住�赵昌年满回京后�副都统塞尔德将此房交由我居住。
塞尔德说�此房内有数间铺面房�每月得租钱三千五百五十文大制钱�此钱即归尔等笔帖式�尔
收取使用。因此我即住此房�共收取五个月租钱用之。等语。将此情形�讯据解任副都统塞尔
德等供称：成德、赵成所住房屋�向由笔帖式等相继居住�彼等住剩房屋所得租钱�亦由笔帖式
等自行收取。故经我与阳泰相商�将此两处房屋�令成德、赵成居住�将每月所得房租�亦拨给
其二人。惟我未经核查笔帖式份额房屋�将此项房屋交由彼等居住收租�乃我糊涂之处�又有
何供。等语。阳泰所供之词�与塞尔德相同。传唤收取右司周围所有房屋所得租银移交之骁
骑校霍伦泰、所得租银作为养赡费领取之书办吕智深。讯据吕智深供称：自乾隆二年二月起�
于我右司行走之协领苏通阿等�经告知前任将军申穆德�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房租银内�拨给
我一两八钱作为养赡费�至今每月仍得一两八钱银属实。等语。据霍伦泰供称：我系印务处领
催�右司周围两处收租之房�笔帖式赵昌每月曾收取租银四两�赵昌年满返回京城后�大臣等交
付我收租。我自去年九月始�至本年四月止�共收八个月租银三十二两�经呈文副都统�建造印
务处送信人等居住之房一间用银十二两外�其余二十两银�遵奉副都统等饬交�存储于库。等
语。传唤占住协领苏通阿份额房屋之吉兰泰�以及与苏通阿会商收取协领份额房屋所得租钱
用于公费之存柱、达尔拜等。讯据吉兰泰供称：我系正红旗蒙古佐领、骑都尉。雍正七年四月�
变卖官兵空房时�我系骑都尉�无份额之房屋�原将军申穆德令我居住正黄旗满洲协领份额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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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一处�其中有铺面房五间�每月收租钱一千文。嗣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令我署理正黄旗蒙
古佐领事务�我经告知原将军申穆德�即将此房交付协领苏通阿。等语。据佐领存柱、防御达
尔拜等供称：我等与苏通阿属同旗之人�伊告诉我等�其所住份额房屋十五间�每月所得租钱�
用于旗内公费�此情属实。等语。至领催霍伦泰所收三十二两房租银�确实建盖房屋与否�其
余银两交库与否；众官弁、笔帖式等所住房屋�系由何将军、副都统等饬令居住；笔帖式赵昌每
月所收右司周围房屋租银四两、书办吕智深每月所得银一两八钱�系何将军、副都统等拨给彼
等；苏通阿协领份额内房屋�共收取几年几个月房租�通共收取房屋租钱几何�告知将军、副都
统等与否�经饬交现今承办官房租事务协领刘元勋核查去后。旋据呈称：霍伦泰所收三十二两
房租银�于印务处建造房屋时用去十二两�其余二十两银交库属实。又官弁、笔帖式等所住房
屋�笔帖式赵昌每月所收右司周围房屋租银四两、书办吕智深每月所得银一两八钱�均由原将
军申穆德及历任将军、副都统等令其居住、收租。至苏通阿收取协领份额房屋租钱之处�并未
禀告知将军、大臣等�其中除吕智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房屋租银外�协领苏通阿所住副都统份
额房屋�自雍正七年四月起�至乾隆五年六月止�连同四个闰月�居住一百三十九个月�其住剩
房屋收租共一百一十千二百文大制钱。又苏通阿协领份额房屋�自雍正十三年五月起�至乾隆
五年六月止�连同一个闰月�苏通阿收取六十三个月房租�其所得共二百二十千五百文大制钱。
骑都尉吉兰泰所住协领份额房屋�自雍正七年四月始�至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止�连同三个闰月�
居住七十六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七十六千文大制钱。笔帖式齐拉浑、云骑尉成德所住
副都统份额房屋�齐拉浑自雍正十二年四月起�至乾隆四年二月止�连同两个闰月�居住六十一
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四百三十三千一百文大制钱；成德自乾隆四年三月起�至本年四
月止�居住十四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九十九千四百文大制钱。笔帖式集福、赵昌、赵成
所住佐领份额房屋�集福自雍正七年四月起�至乾隆四年二月止�连同四个闰月�居住一百二十
三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四百三十千五百文大制钱；赵昌自乾隆四年三月起�至是年十
一月止�居住九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三十一千五百文大制钱；赵成自乾隆四年十二月
起�至本年四月止�居住五个月�所得房租共十七千五百文大制钱。笔帖式赵昌又将右司周围
房屋租银�自雍正十一年七月起�至乾隆四年八月止�连同两个闰月�共得七十六个月租银三百
四两。等因具呈前来。讯问挪用房租银之协领白苏、佐领曹坤、吉兰泰、观音保曰：尔等皆系承
办官房租银之人�为何挪用官房租银�借给何人�皆一一据实招供。据白苏供称：我系正红旗满
洲协领兼佐领、骑都尉�本年七十二岁�我与曹坤、吉兰泰、观音保一同办理官房租事务。我等
所收房租用于公费�所用数目�每年八月造具清册送部奏销。本年三月�将军接任查看时�扣除
用于公费之银�应行存库银为三千三百二十五两余�今库存银仅有二千二百三十四两三钱�尚
缺银一千九十两九钱四分。其中�除给镶黄旗劳格遗孀建造牌坊所拨银三十两外�遵奉大臣等
嘱咐�借给协领珠呼泰银二百两、协领官福银一百两、协领操达色银一百两�其余四百九十八两
四钱二分银内�我挪用一百三十两、曹坤挪用一百二十五两五钱九分、吉兰泰挪用一百二两八
钱三分、观音保挪用一百四十两。在将军查核时�操达色所还银六十两、我等所收二、三两个月
房租银一百六十二两五钱二分�以及吉兰泰、官福和我三人挪用银�均如数交还；曹坤挪用之
银�交还一百两�皆已入库。其余银二十五两五钱九分及珠呼泰所还银一百二十两�于将军核
查后翌晨交还。等语。据曹坤供称：我系正白旗汉军佐领、三等轻车都尉�我挪用银一百二十
五两五钱九分�均已如数交还。据吉兰泰供称：我系正红旗满洲佐领、骑都尉�我挪用银一百二
两八钱三分�均已如数交还。据观音保供称：我系正黄旗防御、云骑尉�我挪用银一百四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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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如数交还。等语。其余供词�皆与白苏同。传唤借银之珠呼泰、官福、操达色�讯据协领珠
呼泰供称：去年五月�我去新城解送骆驼时�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房租银借给我二百两。我所
借之银�本年二月已交还一百二十两�其余八十两银�已于五月初十日如数归还。等语。讯据
协领官福、操达色供称：去年九月�我等前往京城引见�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房租银借给我二
人�每人各一百两。我等所借之银�本年三月、五月�均已如数归还。等语。将此�讯据塞尔德、
阳泰供称：我等借给协领珠呼泰、官福、操达色等银两属实。等语。珠呼泰等亏欠之银�委实偿
还完毕与否�饬令现今承办房租事务协领刘元勋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除白苏等先前所交
银两外�其余珠呼泰未交银八十两、官福未交银一百两、操达色未交银四十两�已于五月初十日
如数交还�现皆存库实属。等因具呈前来。

讯问经营滋生银天元号当铺事务林顺、达春�办理天益号当铺事务赫棱泰、张永志曰：滋生
银特用以生息�以济旗兵人等红白事件之项�并非借给旗人者�今尔等反倒贷取高利�坑害旗
人�且又将不值钱之物当给数倍银钱�仅典当之新当即达数千两银。由此观之�尔等显系希图
轻易获利�收取高利�从中侵吞。再�天元号当铺六百余两又未收取利银�其故为何�据实招供。
据林顺供称：我系镶黄旗防御�与达春一起办理天元号当铺事务。我等当铺之本银四千两余�
其中典当之正当银一千一百两、典当之新当银二千九百两余�每两均各取利息三分。再借给旗
人民人等银三百三十两�均各取利息二、三分。我等以三分利息经营新当及借贷缘故�乃因大
臣等传唤主管当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及我等一同去后嘱咐说�尔等设法生息办理�除扣去尔等当
铺所有费用外�各取二分利息。故我等思虑�倘均经营典当�赎回方获三分利�若不赎回�将其
典当物件变价�所获利息尚不足一分。其新当及借贷�均有担保人�相应不能不赎回或归还�可
得三分利�遂经营新当及借贷。又现今我等当铺所雇民人李天保借支银一百两、其余旗人民人
等借支银五百余两�彼等均仅归还本银�未曾给付利息。我等所有获得利息�皆已记入奏销册�
分毫未曾隐匿�现店铺中有帐�询问记帐人赵贤林即可知道。等语。据达春供称：我系正黄旗
防御、骑都尉�办理天元号当铺事务。其余供词�与林顺相同。林顺、达春委实有无隐匿情弊�
传唤当铺记帐人赵贤林�讯据供称：我系大同地方人�在天元号当铺记帐。前于雍正十三年四
月�奏销本当所有四千六百两余银时�办理我等当铺事务官弁等恐本银亏损�经共同商议�每千
两银扣留一百二十两�以备贴补本银亏损�共扣留备用银五百六十二两余。又佐领艾光祖归还
典当之新当银六十两�因出售房屋、买卖酒曲子亏损本银�又为替天成号米铺还债、转给天益号
当铺本银等项�赔补银二百九十两余�余银三百三十两余。后来奏销时�已陆续归入奏销册。
等语。将此�究讯林顺、达春。据达春供称：乾隆三年十月�大臣等始派我与林顺一起办理当铺
事务。此项备作贴补亏损本银之银�雍正十三年四月扣留�我并未赶上。等语。据林顺供称：
先前奏销时未曾纳入�除赔补出售原先购置开店房屋及买卖酒曲子亏损本银等项外�其余银
两�陆续归入奏销册属实�我等并无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与赵贤林相同。此项私扣备
作贴补亏损本银之银�是否确实用于贴补亏损本银�后又记入奏销册与否�饬令原先派往核查
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查得天元号当铺原有本银亏损贴补备用银五百六十六
两九钱八分�又有佐领艾光祖归还典当之新当银六十两�用于赔补出售原先购置开店房屋及买
卖酒曲子亏损本银等项�共余银三百三十五两二钱八分�后来皆已陆续归入奏销册。此皆由章
京林顺经手办理。等因具呈前来。传唤借支天元号当铺银两记帐民人李天保�讯据供称：我乃
天元号当铺记帐人�因欠债无力偿还�于乾隆二年十二月�自当铺借银一百两还债。我所借银
一百两�至三年十一月�归还本银�未给付利息属实。等语。李天保所借银一百两�其余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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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借银五百余两�均曾归还与否�有无利息�饬交原先派往查核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
呈文内开�经查看帐目�李天保等人所借银两�均已归还�无利息属实。等因具呈前来。据办理
天益号当铺事务赫棱泰供称：我乃镶黄旗佐领、云骑尉�与张永志一起办理天益号当铺事务。
此当铺本银四千二百八十七两六钱六分�既有经营正当者�亦有典当不值钱物件之新当�皆各
取利息三分。我等经营新当之缘故�乃因缴纳本银�大臣等传唤主管本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及我
等去嘱咐说�尔等设法尽量多生息。故我等思虑�倘均经营正当�赎回方可获利三分�若不赎
回�将其典当物件变价�所获利息不足一分。经营新当�因有担保人�相应不能不赎回�遂可得
三分利息。故经我等共同商议�方始经营新当。我等所得利息�得一分报一分。自乾隆元年七
月我进当铺以来�并无放债之处�现在尚未交纳应取二分息之债银一百三两三钱�系由从前办
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等借贷者。又于雍正十三年前�本铺所有本银亏损备贴银六百二
十余两�用于偿还出售大麦亏损本银及各铺应交达海等所贷钱银利息等项。此皆系从前办理
店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等经手之事�我等既未经办�亦无侵吞之处�今铺存帐目可查。等语。
据张永志供称：我乃镶蓝旗汉军骁骑校�乾隆三年办理天益号铺事务。等语。其余供词�与赫
棱泰相同。此项未曾纳入奏销而备贴本银亏损之银�是否确实用于贴补之处�饬交原先派往核
查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天益铺所有备贴本银亏损银六百二十七两一钱�从前
办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原佐领因军政考核降级调用回京双喜经手�用于贴补出售大麦
亏损本银及各铺应交利息等项属实。等因具呈前来。讯问办理业已关闭天裕衣铺事务成德、
李世弥曰：尔等开铺经商�既因无利可图而关闭�理应将尔等所收银两即行交库�然并不交库�
且又放债�为何缘故�此非尔等谋取利益乎�据实招供。据成德供称：我乃正红旗云骑尉�与李
世弥一同办理天裕铺事务�我等开设衣铺经商�因无利可图�将铺关闭�除当即所交银两外�尚
未交纳银二千一百四十余两。此银系衣物等项亏损之银�并无利息。于店铺关闭后�每月仍交
官利银二十一两四钱余�至去年二月�经禀告主管本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副都统塞尔德、阳泰�
将我等陆续所收八百两银�以每两取息三分放贷�其每月所得二十四两利银�用于交纳官息、租
用房屋及置办纸张等项。迄今陆续收取上交库存银七百六十两余�现铺存银一百六十两余�亏
损衣服等物件银五百两余、债银六百两余�尚未交纳银共一千一百两余。等语。据李世弥供
称：我系正蓝旗汉军佐领、云骑尉�办理业已关闭天裕号衣铺事务。等语。其余供词�与成德相
同。除陆续交库银外�尚欠一千一百余两银。饬交原先派往核查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
呈文内开：在帐上所记欠银人员内�民人梁思等二十七人欠银一百一十五两五钱三分�旗人阿
齐图等七人欠银二十八两四钱�此二项共欠银一百四十三两九钱三分�全然无人�均无以赔补。
等因具呈前来。复行究讯成德、李世弥�据供称：此等人皆已病故�其逃逸人等无以赔补之银一
百四十三两九钱三分�我等情愿偿还。等语。讯问主管天元、天益号两家当铺及业已关闭天裕
号衣铺事务苏通阿曰：尔系总统管理此三铺事务之人�此滋生银乃特为有利于旗兵人等红白事
件之项�并非借给旗人者。今尔所管此三铺�皆放高利贷�损害旗人�且两家当铺将不值钱物件
当以数倍银钱�仅此新当即为数千两银。尔系总统管理此三家店铺事务之人�并未制止�其故
为何。尔必有与各铺人等合谋侵吞之处�据实招供。据苏通阿供称：我主管天元、天益两家当
铺及天裕号衣铺事务�天元、天益两家当铺�经营取息三分之新当及借贷�其缘故系交纳本银�
因大臣等饬令设法尽量多生利息�方始经营新当及借贷。又天裕号衣铺关闭后�因仍交官利银
两�将陆续收缴银以三分利息放贷属实�我等并无合谋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均与林顺、
赫棱泰、成德等相同。
12



讯问经营滋生银天禄号铺事务巴彦图、哈达海、齐齐克图、李仲伯�以及办理天润号事务全
福、权文兴、法杜、满图曰：滋生银乃利裨旗兵人等红白事件之项�并非借给旗人者。尔等开铺
并不公平经营�反而放高利贷损害旗人�缘在何处。此非尔等多获利后以期侵吞乎。尔等委实
侵吞与否�据实招供。等语。据巴彦图供称：我乃镶红旗佐领、云骑尉�与哈达海、齐齐克图、李
仲伯一同办理天禄号布铺事务。乾隆三年十月�我等领取本银五千两�开设布铺�以钱文交易。
右卫乃小地�经商无利可图�故经我等与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何天骄相商�每两各取利息二分
放贷�一分交纳官息�一分用于雇佣商铺伙计并交房租等项。未及一月�大臣等传唤主管本商
铺事务协领铁图、何天骄及我等至衙门嘱付说�尔等设法多生利息�用以交付本银。我等迫于
无奈�经共同商议�自是年十一月起�每两取息三分放贷。将此�每年皆照例奏销。去年十月底
奏销时�除具呈奏销所得利息外�未曾奏销利银四百两余。又自去年十一月始�至本年十月止�
将所得利息呈报将军后�复算出多余利银三百两余。此两项共多出七百两余利银�经我等共同
商议�于借银人员内�倘有亡故、逃逸及无力偿还者而亏损本银�则以此银贴补；若无用处�则列
入本年十月奏销册内。此项银两�于本年将军来前三月十五日�我等曾缮单交给协领铁图、何
天骄。俟将军核查后�于是月二十四日�铁图、何天骄会同我等告知二位副都统。我等并无侵
匿之处�在商铺中有帐目可查。等语。哈达海供称我乃正黄旗蒙古佐领�李仲伯供称我乃镶红
旗汉军旗防御�我等皆办理天禄号布铺事务。其余供词�与巴彦图相同。据办理天润号布铺事
务全福供称：我乃正红旗佐领、云骑尉�我与权文兴、法杜、满图一同办理天润号布铺事务。乾
隆三年十月�我等由库支取本银五千两经商时�当即用二百九十两银购进布匹营业。右卫乃小
地�经商无利可图�故经我等与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何天骄共同商议�将其三千七百两银取息
二分放贷。是月�因交本银�副都统等饬令多取利息。遂自十一月始�陆续收取银两�均取三分
利息放贷�还本银一两�则减息一两。自乾隆四年十月奏销起�至五年二月止�在所得利银具报
将军后�我等又复算出二百五十三两三钱五分利银�欲本年奏销时�一并造册奏销。至将军查
核后�经禀告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铁图、何天骄�于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呈报两位副都统�我等并
无亏空等项�现有帐目可查。等语。权文兴供称我系镶黄旗汉军佐领�法杜供称我系镶蓝旗防
御�满图供称我系正蓝旗蒙古防御�皆办理天润号布铺事务。其余供词�与全福相同。讯问主
管天禄、天润二铺事务铁图、何天骄曰：尔等乃总统办理此二铺事务之人�此滋生银乃特为有利
于旗兵人等红白事件之项�并非借给旗人者。今尔等所管此二铺�皆放高利贷�致使旗人受苦�
其故为何。尔等系总统办理之人�竟不制止�必有与商铺人等合谋侵吞之处�据实招供。据铁
图供称：我系左翼蒙古旗协领、镶黄旗佐领�我与何天骄一同主管天禄、天润两家布铺事务。天
禄、天润二铺于乾隆三年十月开业�至十一月大臣等派遣管理店铺事务�我到店铺查看帐目�记
有各以二分、三分放贷者�经询问缘故�据此二铺章京等告言�大臣等饬令设法以各取三分利息
经营。嗣后大臣等又传唤我铁图、何天骄及两铺章京等到衙门嘱咐说�他省滋生本银均已交
齐�惟本右卫尚未交本银�嗣后设法均以各取三分利息经营�方可足敷兵丁人等红白事件�且亦
得以渐次缴纳本银。是故�我等所管二铺俱各取三分利息放贷属实。本年三月�据天禄号布铺
章京等禀告我等称�自乾隆三年十月开业以来所得利银�除去年十月奏销外�尚剩七百余两银。
去年奏销时�因尚未算清�皆查大略总数列入奏销册�本年方查明。我等以为�铺中皆为借贷之
债�倘有亡故或逃逸者�即以此银贴补�若无用处�则并入本年奏销册。等因禀告前来。而后将
军派协领等查核各项帐目�我等即询问天润号布铺章京等�已将该铺所有二百余两多出利银�
一并呈报副都统等�亦禀告派来查帐协领巴泰等。此项银两�皆入帐属实�我等并无伙同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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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等语。其余供词�皆与巴彦图、全福等相同。据何天骄供称：我系右翼汉军旗协领兼正
红旗佐领�主管天禄、天润二铺事务。我等所管二铺�均照大臣等嘱咐之言�俱各取三分利息放
贷属实。又二铺所有多出利银�均已入帐�并无隐瞒侵吞之处属实。等语。其余供词�亦同铁
图、巴彦图、全福等。所有店铺各取三分利息放贷缘故�以及天禄、天润二处布铺未曾奏销多出
利银是否具报�询据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供称：所有店铺各取三分利息放贷之处�我等听闻
属实。每年奏销所得利银时�完纳官息及其店铺费用�即至三分。又天禄号布铺七百余两利
银、天润号布铺二百余两利银�未曾列入奏销之处�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协领铁图、何天骄曾给
我等呈上文稿。此项银两�俟至将军查核时�方行呈稿�现有无银两之处�查帐可知。等语。遂
饬交原先委派核查之协领巴泰复行查帐去后。旋据呈称：天禄号布铺多出利银七百余两、天润
号布铺多出利银二百五十余两�现均在铺。等因具呈前来。又饬查已关闭天喜号布铺尚未交
纳一百八十余两银去后�亦据呈称�此项银均系外人所欠�并无他故�查库后均已交纳。等因具
呈前来。

臣等会审得�臣伊勒慎参奏官马短缺、滋生银两不清等项案内�审讯原参官兵马匹短缺近
二千匹一项。据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供称：我等右卫之官兵�因于雍正七年、九年两次出
征�将应交马二千三百余匹以其额定马匹如数交付后�虽经自行买补�然数额未足�且因每年倒
毙折损�以致共短缺二千余匹马。我等除酌扣短缺马匹之官兵钱粮六千余两存库外�现仍相继
扣留存库。等语。遂令查明右卫正额官弁拴养马匹为几何、兵丁拴养马匹为几何、现共短缺马
匹实数为几何�以及扣存采买马匹之银六千余两�始扣于何年。据副都统官保等咨送档册记
载�官弁二百五员�额定马一千二百九匹；兵三千五百四名�额定马一万五百一十二匹�官兵额
定马共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一匹。其中先后两次所查官弁短缺马二百八十四匹�兵丁短缺马二
千五百八十四匹�共短缺马二千八百六十八匹。再查现库存六千余两银�均称自去年十月始�
由缺马兵丁之钱粮内相继坐扣。查得�右卫乃边徼要冲�官兵额定拴养马匹至关重要。若倒毙
折损�即宜添补。虽自去年十月始�由各缺马兵丁之钱粮内相继坐扣六千余两银存库�然令额
定马短缺二千八百六十八匹�塞尔德、阳泰并未饬令添补�委实有辱职守。查兵部咨文载�青
州、福州、江宁、浙江官弁等额定拴养马减半拴养�其不拴养之马�照其各省价格�由各员所领草
谷银内坐扣存留�以备用马时购买。俟扣足马价时�仍如数支放草谷银。等因。由各该将军奏
请�经本部议复奏准施行在案。据此�亦请将右卫官弁等拴养马匹减半�现今所缺马匹之一半�
至秋季如数添补�其不再拴养之一半马匹�饬交该副都统等�由各官弁所领草谷银内坐扣存储�
以备用马时购买。右卫地处边外附近�每匹马定价银十两�俟扣足马价银时�仍照例支放草谷
银。其兵丁拴养马匹内短缺者�因春夏无从获马�相应于本年秋冬、明年秋冬二季�概如数
添补。

审讯原参存有子母炮不曾演放一项。据塞尔德、阳泰供称：此等火炮�因前任将军申穆德
等并未领取弹药等物�故我等遵循亦未施放演练。等语。有现成之炮�且并不演放�苟且懈怠
属实。

审讯原参不曾操练兵阵一项。据塞尔德、阳泰供称：我等每年春秋二季与前任将军等一同
验看官兵马步箭技艺�两次步射弓箭、列枪阵操练�每年行围一次。我等因不知兵部颁行条例�
仅令官兵列枪阵操练�未令弓箭兵入阵操练。等语。塞尔德、阳泰虽供称操练枪阵�然未按部
颁条例操练兵阵�有违定例。

审讯原参并不整饬官兵军器�致使糟旧生锈一项。据塞尔德、阳泰供称：八旗官兵军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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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糟旧或生锈者�并无破损者。等语。委实有无破损者�经饬副都统官保等查看�八旗官兵各
项军器俱齐全�其中正额兵之过于糟旧盔甲二百八十副、糟旧撒袋五十副。以此观之�塞尔德、
阳泰平素不加修整军器�疏忽惰怠属实。

审讯原参正额兵内�副都统阳泰占有披甲一名�月食钱粮�且正黄旗协领苏通阿一人即占
有披甲六名�其余协领官弁各占有正额披甲一二名不等一项。据阳泰供称：本年我七十四岁�
于所遗兵缺挑补披甲时�因无人挑补�经原将军申穆德奏准�曾将家生子等一并挑补。我意此
即为例�于乾隆三年四月�经与副都统塞尔德商议�将我家生子叶布肯选为披甲。又挑选官弁
等家生子一二名不等为披甲属实�我有何供。唯彼等皆在当差�并未沽名食钱粮。等语。将此
讯问塞尔德�其供词与阳泰相同。据解任协领苏通阿供称：雍正十年�经原将军申穆德奏准�将
家生子一并挑补披甲；于雍正十年九月�令我家生奴仆三人为披甲；后于十一年五月�令我家生
子一人为披甲；是年八月�又令我家丁一人为披甲；十二年正月�令我家生子一人为披甲。此六
名披甲�均在当差。等语。查得�雍正十年八月原将军申穆德等曾奏�阵亡兵缺五百五十七名�
以满洲、开档分户、家生子通融挑补。等因在案而已。查其奏准与否�档册内竟无记载。经咨
行兵部查询�据咨复称：查得雍正十年九月原将军申穆德来文内开�阵亡兵遗缺�已挑补五百五
十七名。等因。详查本部档册�并无申穆德所奏以家生子挑补披甲一事�遂经咨行议政处、军
机处查询�亦无申穆德所奏家生子挑补披甲事宜。等因咨复前来。查八旗官弁等家生子为披
甲者数目及挑取年月�于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前�挑取官弁等家生子为披甲者七十九名；四月
十六日后�挑取官弁等家生子为披甲者二十八名。彼等均曾当差�并非沽名食钱粮者�相应免
于追还其所食钱粮。惟正额兵缺挑取另户人�且历任将军、副都统以家生奴仆挑补披甲�明知
瞻徇违例属实。再该管协领、佐领等�虽奉大臣等指示挑选家生子为披甲�然并未提醒制止�亦
属非是。

审讯原参遗漏隐瞒之官房任由官弁等居住�每月收租一项。据塞尔德、阳泰供称：我等到
此之前�原将军申穆德查出收租房一百间具奏外�其余房屋�曾由协领苏通阿居住一处、笔帖式
齐拉浑居住一处、笔帖式集福住一处�继任将军岱林布、王常及我等均未查出。而后齐拉浑、集
福裁缺回京�因云骑尉成德时任笔帖式�遂令居住齐拉浑所住房屋。迨成德袭职后�因仍在印
务处行走�我等意为令彼暂住�俟有房屋再迁�故仍由彼居住。笔帖式赵昌住集福所住房屋�赵
昌年满回京后�笔帖式赵成居住赵昌所住房屋。又右司周围所有房屋�每月所得租银五两八
钱�此乃我等尚未到任前�申穆德任本地将军时�每月将一两八钱银拨给右司书办吕智深作为
养赡费�其余四两银拨给笔帖式赵昌作为食俸。我等到任�亦未抽出�仍拨给彼等。至赵昌年
满回京后�将此房屋交付印务处领催霍伦泰等�每月收租交库。等语。据占住副都统房屋之苏
通阿供称：我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原先即由协领等居住�我任协领后�亦住此房。我住剩之
房�每月得租钱八百文。又我所任协领份额房十五间�前曾由骑都尉吉兰泰居住。雍正十三年
闰四月�吉兰泰升补佐领后�迁居其份额房屋�仍将此十五间房归还我旗。我将此房�经与本旗
佐领存柱、防御达尔拜等商议�收取每月所得租钱三千五百文�全旗倘有公费之处�即以此支
用。等语。据占住副都统份额房屋解任云骑尉成德供称：我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原由笔帖式
齐拉浑居住�铺面房每月所得租钱七千一百文�亦由齐拉浑收取。去年二月�齐拉浑裁缺回京�
彼时我任笔帖式�大臣等即将齐拉浑所住房屋给我居住。我自去年三月入住此房以来�亦仍旧
收租。等语。据占住佐领房屋笔帖式赵成供称：去年十二月�我被委任本地笔帖式�我住此房�
原由笔帖式赵昌居住�赵昌年满回京后�副都统塞尔德将此房交由我居住。塞尔德说�此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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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间铺面房�每月可得租钱三千五百五十文大制钱�此钱即归尔等笔帖式�尔收取使用。是
故�我即住此房�共收取五个月租钱使用。等语。将此讯问塞尔德等。据塞尔德供称：成德、赵
成所住房屋�向由笔帖式等相继居住�其住剩房屋所得租钱�亦由笔帖式等自行收取�遂经我与
阳泰相商�将此二处房屋�令成德、赵成入住�将每月所得房租�亦拨给其二人。惟我并未查笔
帖式等份额房屋�将此项房屋拨给彼等居住收租�乃我糊涂之处�有何分辩。等语。阳泰所供�
与塞尔德同。传唤收取右司周围房屋所得租银交纳之领催霍伦泰�作为养赡费领取房租银之
右司书办吕智深。讯据书办吕智深供称：自乾隆二年二月始�本右司行走协领苏通阿等�经禀
告前任将军申穆德�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房屋租银内�拨给我一两八钱作为养赡费�迄今我仍
每月得银一两八钱�属实。等语。讯据领催霍伦泰供称：右司旁边两处收租房�曾由笔帖式赵
昌每月收取租银四两�赵昌年满回京后�大臣交由我收租�自去年九月始�至本年四月止�我共
收取八个月房租银三十二两�经呈报副都统等�除建造印务处传信人等住房一间用银十二两
外�其余银二十两�遵奉副都统等饬交�已交公库存储。等语。传唤占住协领苏通阿份额房屋
吉兰泰、与苏通阿商议收取协领份额房屋所得租钱用于公费之存柱、达尔拜等。讯据解任佐
领、骑都尉吉兰泰供称：雍正七年四月�官兵空闲房屋变价时�因无骑都尉份额房屋�原将军申
穆德将正黄旗满洲协领份额内空房一处给我居住�其中铺面房五间�每月收租钱一千文�后于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令我署理正黄旗蒙古佐领事务�经禀告原将军申穆德�我即将此房交给协
领苏通阿。等语。讯据佐领存柱、防御达尔拜等供称：苏通阿因与我等同旗�故收取其协领份
额内十五间房每月所得租钱�用于全旗公费�此情告知我等属实。等语。将此�饬交现今承办
官房租事务协领刘元勋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霍伦泰所收三十二两房租银�于印务处建房
一间时用十二两�其余二十两银已交库属实。再�各官弁、笔帖式等所住房屋及笔帖式赵昌、书
办吕智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房租银�均由原将军申穆德、历任将军、副都统等安置收租。又苏
通阿收取协领份额内房租事宜�并未禀告将军、大臣等。其中除书办吕智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
房租银外�协领苏通阿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自雍正七年四月始�至乾隆五年六月止�连同四个
闰月�居住一百三十九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租钱共一百一十一千二百文大制钱；又苏通阿协
领份额房屋�自雍正十三年五月起�至乾隆五年六月止�连同一个闰月�共收租六十三个月�其
所得房租钱共二百二十千五百文大制钱；骑都尉吉兰泰所住协领份额房屋�自雍正七年四月
起�至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止�连同三个闰月�居住七十六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钱共七十六
千文大制钱；笔帖式齐拉浑、云骑尉成德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齐拉浑自雍正十二年四月始�至
乾隆四年二月止�连同两个闰月�居住六十一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钱共四百三十三千一
百文大制钱；成德自乾隆四年三月起�至本年四月止�居住十四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九
十九千四百文大制钱。笔帖式集福、赵昌、赵成所住佐领份额房屋�集福自雍正七年四月始�至
乾隆四年二月止�连同四个闰月�居住一百二十三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钱共四百三十千
五百文大制钱；赵昌自乾隆四年三月起�至是年十一月止�居住九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钱
共三十一千五百文大制钱；赵成自乾隆四年十二月始�至本年四月止�居住五个月�所得房租钱
共十七千五百文大制钱；又笔帖式赵昌收取右司周围房屋租银�自雍正十一年七月起�至乾隆
四年八月止�连同两个闰月�共得七十六个月租银三百四两。等因具呈前来。查得�各官弁、笔
帖式等均有各自份额房屋�自应即按其份额房屋居住。原将军申穆德于雍正七年查奏官房时�
仅查奏一百间收租房�其余空房并未具奏�官为收租�均令官弁、笔帖式等居住收租�诚系已故
原将军申穆德遗漏。升任江宁将军岱林布、已故原将军王常及现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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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时并未抽回此等遗漏房屋�仍令官弁、笔帖式等居住收租�诚属徇私。再�苏通阿将其协领份
额房屋�并未禀告将军、副都统�即行收租�用于全旗公费�属违法行为。解任协领苏通阿等所
住副都统、协领、佐领份额房屋�均由历任将军、副都统等令其居住�相应将其住剩房屋所得租
钱�由历任将军、副都统等分摊代为偿还。再�右司周围所有房屋每月所得房租�除拨给书办吕
智深作为养赡银外�笔帖式赵昌所收租银�亦系历任将军、副都统等拨发者�相应亦由历任将
军、副都统等分摊代为偿还。惟苏通阿将其协领份额房屋�未经禀告将军、副都统等�即收房租
用于全旗公费�相应将其所收房租�由其名下偿还。再�将此等官房均行抽出�其所收房租银�
俟奏销官房租银时�一并入册具报。

审讯原参挪用库存官房租银千两余一项。据承办官房租事务解任协领白苏供称：我本年
七十二岁�会同曹坤、吉兰泰、观音保办理官房租事务。我等所收房租用于公费�所用数目�每
年八月造具清册咨部奏销。本年三月将军接任核查时�扣除用于公费银两�应存库银三千三百
二十五两余。今库存银仅有二千二百三十四两三钱�尚短缺银一千九十两九钱四分。其中除
给镶黄旗劳格遗孀建立牌坊支拨银三十两外�遵奉副都统等嘱咐�借给协领珠呼泰银二百两、
协领官福银一百两、协领操达色银一百两。其余银两�我挪用一百三十两、曹坤挪用一百二十
五两五钱九分、吉兰泰挪用一百二两八钱三分、观音保挪用一百四十两。至将军核查时�将操
达色所还银六十两、我等所收二三两个月房租银一百六十二两五钱二分、以及吉兰泰、官福、我
等三人挪用银�均如数交还�曹坤挪用银交还一百两�均已入库�其余银二十五两五钱九分�以
及珠呼泰所赔银一百二十两�于次日晨交还。等语。解任佐领、轻车都尉曹坤�佐领、骑都尉吉
兰泰�防御、云骑尉观音保�其供词皆与白苏相同。传唤借支银两协领珠呼泰、官福、操达色。
讯据协领珠呼泰供称：我于去年五月前往新城解送骆驼�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房租银借给我
二百两。我所借银两�已于本年二月归还一百二十两�余银八十两�已于五月初十日归还。等
语。据协领官福、操达色供称：我等于去年九月赴京引见�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房租银借给我
等二人每人各一百两。我等所借银两�于本年三月、五月均如数归还。等语。将此讯据塞尔
德、阳泰供称：我等借给协领珠呼泰等银两属实。等语。珠呼泰等所欠银两�确实皆已还清与
否�经饬交现在承办房租事务协领刘元勋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除白苏等先前所交银外�
所剩珠呼泰等尚未交还银八十两、官福尚未交还银一百两、操达色尚未交还银四十两�已于五
月初十日如数交还�现皆存库属实。等因具呈前来。协领珠呼泰、官福、操达色所借之银�乃塞
尔德、阳泰饬令借支者�不可与私借官饷者相比�惟塞尔德、阳泰将公费之项借给该官弁�实系
徇情违法行为。再�解任协领白苏、佐领曹坤、吉兰泰、防御观音保等�均系承办官房租银事务
之人�然各自挪用银两�实属违法行为。

审讯原参承办两家当铺、两家布铺、关闭衣铺滋生银协领、佐领等员图谋轻易获利�放高利
贷�损害旗人�为不值钱物件支付数倍银钱经营新当一项。据办理天元号当铺事务解任防御林
顺、达春供称：本当铺本银四千两余�其中经营正当银一千一百两、新当银二千九百两余�每两
均收取利息三分。又借给旗人民人等银三百三十两�均收取利息二三分。我等所以收取三分
利经营新当及借贷�乃因大臣等传唤主管本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及我等一并前去嘱咐说�尔等须
设法生息�除尔等铺内各项费用外�各收取二分利息。故我等思虑�倘俱经营正当�赎回方得三
分利息�若不赎回�将其典当物件变价�所得利息尚不足一分。经营新当及借贷�因均有担保
人�相应不赎还�亦可得三分利息�故经营新当及借贷。又现今我等当铺所雇民人李天保等人
所借六百两余银�彼等仅还本银�未曾付利息。我等所获所有利银�均纳入奏销册�分厘未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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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等语。林顺、达春委实有无隐匿情弊�传唤当铺记帐人张贤林�讯据供称：我乃大同地方民
人�在天元号当铺作帐。前于雍正十三年四月�奏销本当铺所有四千六百两余银时�经办理本
当铺事务官弁等共同商议�每千两银各扣一百二十两�以备贴补亏损本银。遂扣留备用银共五
百六十两余。又将佐领艾光祖归还新当银六十两�后来出售原先购置开铺房屋、买卖酒曲子时
亏损本银�又为天成号米铺偿还、挪给天益号当铺本银等项�贴补银二百九十两余�其余三百九
十两银�业已陆续归入奏销册。等语。将此�究讯林顺、达春�据达春供称：乾隆三年十月�大臣
等派我会同林顺办理当铺事务。此项备补本银亏损之银�于雍正十三年四月抽出�我未赶上。
等语。据林顺供称：先前未曾纳入奏销册之银�偿还后来出售原先购置开铺房屋、买卖酒曲子
时亏损本银等项�其余银相继纳入奏销册属实�我等并无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与赵贤
林相同。此等银两�委实用于贴补亏损与否�后来纳入奏销册与否�饬交原先派往核查协领巴
泰查核去后。据呈文内开：查得天元号当铺备作贴补旧有本银亏损银五百六十六两九钱八分�
又佐领艾光祖归还新当银六十两�贴补后来出售原先购置开铺房屋、买卖酒曲子时亏损本银等
项�其余三百三十五两二钱八分银�后均已相继归入奏销册。此皆由章京林顺经手办理。等因
具呈前来。传讯借支天元号当铺银之记帐民人李天保�据供称：我乃天元号当铺记帐人�因欠
贷无力偿还�于乾隆二年十二月�由当铺借银一百两还贷。我所借一百两银�于乾隆三年十一
月归还本银�未还利息属实。等语。李天保所借银一百两、其余旗人民人等所借银五百两余�
均已归还与否、有无利息�饬交原先派往核查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经查帐目�
李天保等人所借银两均已归还�无利息属实。等因具呈前来。据办理天益号当铺事务解任佐
领赫棱泰、骁骑校张永志供称：本当铺本银四千二百八十七两六钱六分�既有正当�亦有典当不
值钱物件之新当�均各取利息三分。我等经营新当之缘故�乃因交纳本银�大臣等传唤主管本
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及我等前去嘱咐说�设法多生利息。故我等思虑�倘均经营正当�赎回方得
三分利�若不赎回�将其典当物品变价�获得利银尚不足一分�而经营新当�因有担保人�相应不
能不赎�可得三分利银。故经我等共同商议�方始经营新当。我等所得利银�获得一分具报一
分。自乾隆元年七月我进当铺以来�并无放贷之处。今尚未交纳应取二分利息之债务银一百
三两三钱�乃先前办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等所贷者。又于雍正十三年前�本当有备补本
银亏损银六百二十两余。此项银两�已用于贴补因出售大麦亏损本银�以及替各铺交纳利息、
偿还达海等借贷钱银之利息等项。此皆先前办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等经办事务�我等
并未赶上�亦无侵吞之处�现铺中有帐可查。等语。此项未曾纳入奏销而备补本银亏损之银�
委实用于贴补与否�饬交原先派往核查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天益号当铺所有
备补亏损本银之银六百二十七两一钱�由先前办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军政考核降级调
用回京原佐领双喜经手�用于贴补出售大麦所亏本银等项属实。等因具呈前来。据办理业已
关闭天裕号衣铺事务解任佐领李世弥、云骑尉成德供称：我等经营衣铺�因无利可图�将铺关
闭。除当即所交银两外�尚未交银二千一百四十两余。此银系亏损衣物等项银两�并无利息�
至商铺关闭后�每月仍交官利息银二十一两四钱余。故于去年二月�经禀告主管本商铺事务协
领苏通阿、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我等陆续所收银八百两�每两各取息三分放贷�每月所得利
银二十四两�用于交纳官息、房租及购买纸笔等项。现今相继收取交库银七百六十两余。又现
今铺中存有一百六十两余银外�尚欠衣物等项银五百两余、亏损债务银六百两余�尚未交纳银
共一千一百两余。等语。除陆续交库银外�其尚欠一千一百两余�饬交原先派往核查之协领巴
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在帐上所记之银�所有欠债人员内�民人梁思等二十七人共欠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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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五两五钱三分�旗人阿齐图等七人共欠银二十八两四钱�均皆无人�无以交还。等因
具呈前来。复行究讯成德、李世弥�据皆供称：此等病故逃逸人等名下无以交还银一百四十三
两九钱三分�我等情愿偿还。等语。讯据主管此三铺事务解任协领苏通阿供称：我所管天元、
天益二铺�以取三分利息经营新当及借贷�乃因交纳本银�大臣等嘱令设法多取利息�方始经营
新当及借贷。又天裕号衣铺关闭后�因仍交官利息�故相继将所收之银各取三分利息放贷属
实。我等并无合谋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皆与林顺、赫棱泰、成德等相同。据办理天禄
号布铺事务解任佐领巴彦图、哈达海、齐齐克图�防御李仲伯等供称：乾隆三年十月�我等领取
本银五千两�经营布铺易取钱文�因右卫地方小�经商无利可图�故经我等一同商议�每两各取
利息二分放贷�一分交付官息�一分用于铺中雇用伙计、支付杂费房租等项。未及一个月�大臣
等传唤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铁图、何天骄及我等一并到衙门嘱咐说�尔等设法尽多生息�用以
交还本银。故而我等出于无奈�经共同商议�自是年十一月起�每两各取息三分放贷。将此�每
年皆照例奏销�去年十月底奏销时�除所得利银奏销外�未纳入奏销利银四百两余。又自去年
十一月始�至本年二月止�所得利银具报将军后�又算出多出利银三百两余。此二项共多出利
银七百余两�经我等共同商议�于借贷人员内�倘有亡故逃遁而不能还贷者�拟以此银贴补；若
无用处�至本年十月列入奏销册。此项银两�本年将军前来查看后�于三月二十四日�协领铁
图、何天骄与我等一同禀告两位副都统�我等并无侵吞之处�在铺中有帐可查。等语。据办理
天润号布铺事务解任佐领全福、权文兴、防御法杜、满图供称：乾隆三年十月�我等由库支取五
千两本银经商时�当即用二百九十两银购进布匹营业�因右卫地小�经营无利可图�故经我等共
同商议�将其三千七百两银取息二分放贷。是年十月�因交本银�副都统传唤主管本商铺事务
协领铁图、何天骄及我等一并到来嘱咐说�多取利息。遂自是年十一月以来�相继将所收银两
均以各取三分利息放贷�归还本银一两�则减利息一两。自乾隆四年十月奏销起�至五年二月
止�将所得利银禀报将军后�我等又算出利银二百五十三两三钱五分�禀告主管本商铺事务协
领铁图、何天骄�俟本年奏销时一并入册奏销。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呈报两位副都统。我等并
无亏空等项�现铺中有帐可查。等语。据主管此二布铺事务解任协领铁图、何天骄供称：我等
所管天禄、天润二布铺�乾隆三年十月开张�十一月间�大臣等传唤我二人及二铺章京等皆到衙
门嘱咐说�他省滋生本银均已交齐�惟本右卫尚未交本银�嗣后俱以三分利息设法经营�则足敷
兵丁人等红白事件所用�且亦可渐次交纳本银。等语。是故�我等所管二铺均取三分利息放贷
属实。本年三月�据天禄号布铺章京等禀告我等称�自乾隆三年十月开张以来�其所得息银�已
于去年十月奏销外�尚余银七百两余。去年奏销时�因尚未算清�皆查大略总数列入奏销册�本
年方查清。我等以为�铺中皆为借贷之债�倘有亡故及逃逸者�即以此银贴补�若无用处�则并
入本年奏销册。等因禀告前来。而后将军派协领等查核各项帐目�我等即询问天润号布铺章
京等�已将该铺所有二百余两多出利银�一并呈报副都统等�亦禀告派来查帐协领巴泰等。此
项银两�皆入帐属实�我等并无伙同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皆与巴彦图、全福等相同。所
有店铺各取三分利息放贷缘故�以及天禄、天润二布铺未曾奏销多出利银是否具报�讯据解任
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供称：所有店铺各取三分利息放贷之处�我等听闻属实。每年奏销所得利
银时�完纳利息及店铺费用�即至三分。又天禄号布铺七百余两利银、天润号布铺二百余两利
银�未曾列入奏销之处�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协领铁图、何天骄曾给我等呈上文稿。现有无银两
之处�查帐即可。等语。将此�遂饬交原先委派核查之协领巴泰复行查帐去后。旋据呈称�天
禄号布铺多出利银七百余两、天润号布铺多出利银二百五十余两�现均在铺。等因具呈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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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银乃特利裨八旗兵丁红白事件之项�承办官弁等理应为公奋勉�诚心办理。今奏销天元、
天益二家当铺所有银两时�为备补本银亏损起见�每一千两银擅自各扣一百二十两�用于贴补
本银亏损等项。天禄、天润号二布铺未纳入奏销多余利银�现皆在铺中�虽无侵匿之处�然办理
天元号等铺事务林顺等员�以各取三分利息经营新当及放贷�均属违法。再�民人李天保乃天
元号当铺记帐人�花销当铺银一百两�显系挪用。办理天裕号衣铺事务解任佐领李世弥、云骑
尉成德�商铺既已关闭�仍不将外人所欠银即收即交�复将陆续收回银以取息三分借贷�亦属违
法。现未交一千一百余两银内�无人替还之银一百四十三两九钱三分�由成德、李世弥情愿偿
还�相应将未交欠银严加催还�若仍有不能缴纳并无人替还者�亦令成德、李世弥一并催赔。主
管当铺、衣铺、布铺事务解任协领苏通阿�主管布铺事务解任协领铁图、何天骄等�虽无合谋侵
吞情弊�然未能事先查出各铺所有私自扣留备作贴补本银亏损之银�又听从塞尔德、阳泰等所
嘱咐多取利息之言�即放任经营办理滋生银事务官弁擅取三分利息放贷�均系违法行为属实。
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不以滋生银为重�听任各铺官弁等隐匿备作贴补本银亏损之银不列入
奏销册�又饬令协领苏通阿等设法多生利息�使之放高利贷�乃属知法犯法。再�查已关闭天喜
号布铺尚未交纳银一千八十两余�均属外人所欠之项�并无他故�现均已交库�相应毋庸议。

查得�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仰蒙圣主隆恩�擢用至副都统�理应为公笃诚奋勉效力�以
图报答。今塞尔德、阳泰并不以公务为要�疏于右卫之诸务�且致滋生种种私弊�诚不止有辱职
守。又查得�据兵部原议覆题本内称�塞尔德、阳泰及参奏折内有名官弁等�均令解任�逐款审
明具奏时�将其应议处人员交臣部照例议罪�其应治罪人员则交刑部按律拟罪。等因。据此�
臣等请将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以及私自收取使用协领份额房租钱解任协领苏通阿�擅自
挪用官房租银解任协领白苏、佐领吉兰泰、曹坤、防御观音保�概行革职�挪用当铺银之记帐民
人李天保�一并交刑部按律拟罪；经营滋生银不明并遵照副都统等嘱咐多取利息解任协领铁
图、何天骄�佐领全福、哈达海、巴彦图、齐齐克图、赫棱泰、李世弥、权文兴�防御林顺、达春、法
杜、满图、李仲伯�云骑尉成德�骁骑校张永志�以及经营滋生银时擅扣备作贴补本银亏损银并
未列入奏销册之已故原佐领达海、原佐领降级调用双喜�皆一并交兵部照例议罪。再�理合察
议选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弁家生子为披甲之该管协领、佐领等员�请责令右卫副都统等查
明�送交该部察议。又白苏、吉兰泰、曹坤、观音保、民人李天保挪用之银�珠呼泰、官福、操达色
所借之银�均已如数交毕�一并陈明。其犯罪缘由、应催还银两�在赦前赦后�均由各该部定夺�
分别年月�听候核定。业已审结�伏乞圣主睿鉴�饬交兵、刑二部覆议具奏。为此�谨奏。

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塞尔德、阳泰身为副都统�不以公务为要�致使营私舞
弊�委实有负朕恩�著革职交刑部议罪具奏。协领苏通阿等亦擅自舞弊�相应交兵部严加察议
具奏。办事不明协领铁图等及选取家生子为披甲之该管官弁等�虽应交部察议�然人员众多�
且彼等系听从塞尔德、阳泰之言而行者�著将彼等概行宽免�毋庸交部。将军乃一省首领大臣�
理应如此办理�施恩在朕�嗣后右卫官兵思念朕恩�遵从将军之令�改过自新�勤于公务�尽力奋
勉�则利于尔等生计�且可永沐朕恩。该部知道。钦此。

右卫副都统官保等为参协领巴泰勒索官兵钱粮并建威将军伊勒慎徇私庇护事奏折
乾隆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右卫左翼副都统臣官保、署理右卫副都统臣庆泰谨奏�为奏参勒索侵吞官兵钱粮银之贪
官�以肃法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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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查右卫正白旗满洲协领巴泰搜刮使用本旗众官兵草谷折色银一案�臣官保、庆泰行抵右
卫时�即闻众人议论�俟伊勒慎抵达后�于六月初四日�臣等与伊勒慎私下商议此事。伊勒慎
称：此事我亦约略知晓�现右卫所有事务�均由巴泰掌管�相应从缓计议。等语。初五日�巴泰
呈文臣等称：正白旗满洲协领巴泰具呈将军、大臣等�为呈陈缘由事。于乾隆二年闰九月�巴泰
我由参领调补右卫协领�因参领任内罚俸�将俸禄留在京城�本年八月方从任所支放。至此处
近三年无俸�欠债四百余两银�将身穿皮棉衣物当银六十余两�因体力衰弱�去年九月�巴泰我
歇息月余未当差。至十月�获得大折�酌量赎回我自身衣物�因公前往绥远城后�经本旗五牛录
官弁与蒙古牛录官弁商议�以及京城本佐领下兵丁�共同借支其明年春季草谷银�在我抵达前�
将我所欠债银尽数偿还�所当衣物全部赎出。巴泰我返回�获悉此事�已成事实�难以回绝�我
又无力偿还�故记录出银官兵花名�意欲酌情归还彼等。此等情由�亦曾禀告两位副都统塞尔
德、阳泰�惟因巴泰我全然无力�至今未能归还。将军抵达后�饬查本地官铺等事宜�巴泰我尽
将实情查出具呈�本地人大半已与我结仇。此银虽非巴泰我明知故犯向众人勒索之项�然今若
不明白陈呈将军、大臣等�仇家借此讦告�彼时巴泰我即有百口�亦难据实辩解。为此预先具陈
缘由�呈文将军、大臣等。等因具呈前来。伊勒慎交付巴泰查办五家滋生银店铺事务未结�故
臣等仍令巴泰清查。八月十八日�巴泰方明白具呈。十九日�臣等于公所召集正白旗官弁等�
讯问巴泰曰�除尔先前所具呈文外�尚有隐饰之处乎。于呈文前�尔是否禀告原将军伊勒慎。
据巴泰供称：将军伊勒慎抵达后�巴泰因与伊同属一旗�迎于左卫�将此情曾亲口禀报将军�加
之此事并无人告发�将军至此查核诸务�巴泰未敢掩饰�遂呈陈实情。自行具陈�何为掩饰。彼
等代我归还天禄号铺银二百两、该蒙古旗佐领孔库尔银一百两、杂债银六十余两�置办赎回衣
物用银一百余两。此外�再无隐匿遗漏之项。若有�我情愿认罪。又此项费用�均由本旗官弁
等经办�我不在家�前往绥远城属实。等语。臣等当即询问彼旗所有官弁�据彼旗所有官弁佐
领福森等呈称：正白旗满洲佐领四员�每人各银二十五两九钱二分；防御及闲散官弁六员�每人
各银十六两二钱；骁骑校五员�每人各银十二两九钱六分；满洲旗前锋、领催、披甲共一百八十
二人名�每人各六个月草谷折色银三两二钱四分、一季全饷共五百八十九两六钱八分�以及该
蒙古旗佐领孔库尔、防御甘珠尔二人�共银四十二两一钱二分。以上官弁十七员�共帮银三百
七两八钱；兵一百八十二名�共帮银五百八十九两六钱八分�二项共银八百九十七两四钱八分�
交给协领巴泰自身。我等帮助前�巴泰即知道。等因具呈。臣等询问巴泰曰：据尔呈文内开�
官兵为尔帮助一事�均系尔前往绥远城后�替尔还债�彼等业已帮助�难以回绝。又据陈称�兵
惟有尔京城佐领下人帮助�且众人帮助银通共仅有五百两。等语。今经询问尔旗官弁�据旗下
官弁呈称�为尔帮助一事�尔事先皆知。尔先前呈称不知者为何。旗下官弁呈称旗下所有兵丁
皆帮纳�而尔呈称惟有本佐领下兵丁者为何。旗下官弁呈称尔所收众人银共八百余两�尔呈称
仅为五百两者为何。尔本自首�乃避重就轻�巧为掩饰�供吐未尽�据实招供。令旗下所有官弁
与巴泰质对。据巴泰供称：本满洲、蒙古旗官兵�见我贫穷不能应差�同心帮银八百余两属实。
我前称惟有银近五百两�仅系京城本佐领下人众�均因畏罪具呈属实。我有何可供。等语。臣
等查得�协领乃统领一旗官兵之要职�务须操守廉洁�理应笃诚管教兵丁�且为官弁做出公正表
率。不料协领巴泰生性贪婪�行止奸佞。采买本旗人众半年草谷所付折色银�乃虑及官兵过冬
不便现买草谷�预先购进草谷之项。巴泰稍有人性�焉能忍心将全旗官兵半年应得八百余两银
瞬间据为己有耶。不思兵丁至采办草谷时节�无奈又得自出一份之处�实属无法无天�贪婪无
耻�不顾兵丁之疾苦至极。查得�无论何人犯案�自首不全�则仍行治罪。巴泰得知臣等已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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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投首巧供�希图侥幸�避重巧饰�经臣等查问旗下所有官弁等�始获人数、银两数目及实情�
与巴泰对质�巴泰知难掩盖�方称本满洲、蒙古旗官兵共帮银八百余两属实�我先前称仅帮近五
百两银�仅系京城本佐领下人众�均因畏罪具呈属实�我有何可供。以此观之�减轻侵吞之罪�
巧供投首�益属假上作假。现全旗帮银人名、银两数目�已暴露无遗�相应不便再令巴泰管理旗
务。故令巴泰所管正白旗协领图记暂由协领乌兰泰署理�将巴泰在公所看押�候旨钦遵办理
外。此外�如此贪婪无耻、不恤兵众之劣员�伏乞圣主降旨�将巴泰革职逮捕�押送刑部�照例治
罪。巴泰所侵吞官兵钱粮银八百九十七两四钱八分�饬交该旗�以其家产作抵押�从速催缴。
若系兵丁之钱粮�仍如数散给兵丁�官弁帮助之银�均属彼等情愿讨好巴泰而帮助者�相应不必
返还官弁�充公即可。

再�据巴泰先前呈文内称：将军伊勒慎抵达后�饬查本地官铺等事务�巴泰我查出实情具
呈�本地人等大半均与我结仇�若有人讦告此情�无言可答�曾经禀报将军、大臣等。等语。又
臣等现在所取巴泰供词称：巴泰我因与伊勒慎同为一旗�故伊勒慎来时�我迎至左卫地方�我索
取银两之处�曾禀告知伊勒慎。等语。伊勒慎至右卫时�臣等暗中商议巴泰一事�伊勒慎称�我
亦知此事。臣等窃思�巴泰勒索全旗官兵近二百人银两�不可谓之不广；侵吞官兵钱粮银近千
两�不可谓之少；倚仗现任管理众人之协领职务�勒索属下人众银两�不可谓之不违法。视巴泰
所犯之案�重于伊勒慎纠参之事�如此侵吞官兵钱粮奸佞无耻之员�伊勒慎知情而未加访查先
行奏参�以为众戒�反令为首办理官铺钱粮事务�护理右卫副都统印务领衔办事�承办摘去大臣
官弁翎顶看押、核查各官弁户口等事务�以致巴泰得以作恶多端�乱施淫威�恐吓一方人众。伊
勒慎身为将军�将此关系众人之要案�信赖巴泰为同旗之人�加以委用�其种种劣迹�皆代为掩
饰�并未据实具奏�不知居心何在�委实颠倒奖惩之道�显系因私忘公�妄自偏袒。此等情由�理
合一并据实具奏�伏乞圣主降旨�将伊勒慎交部议处。

臣等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著将巴泰革职�交该部严审定拟具奏。余依奏。钦此。

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为参右卫镶蓝旗满洲协领操达色侵吞库银等事奏折
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

　　建威将军臣补熙等谨奏�为参奏事。
窃查得�省城 （原文如此———编译者 ）协领乃一旗之首领�所辖官兵之楷模�理应操守廉

洁�克尽职守。今据传闻�右卫镶蓝旗满洲协领操达色亏空所管公库银两�且向本旗兵丁摊派
收取二三钱不等银两。臣正欲查参间�于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五日�据右卫副都统六格等咨文内
开：经访查得�本处公库银短缺千两余�当即遣派协领黑色、四十核查去后。旋据呈称�经查库
银�除借给官兵银两外�本银短缺一千一百六两�先前历年所报利银均不出一千三百两数目�本
年所报利银仍剩一千三百八十余两。现查得�是一年所获利银一千五百七十九两余�经与所报
数目核对�虽盈余银二百余两�然并无银两�亦为短缺。除现所查此二项银两数目外�倘别有短
缺等项情由�容查明时另行具呈。等因具呈前来。将此�传询办理库务协领操达色�据告称：曾
派我会同原管库协领官福办理库务�至官福解任后�操达色我理应复行查明�然并未查明�糊里
糊涂�致使短少银一千三百余两�即为操达色我之过错。除赔补外�我有何辩白之处。等语。
又传唤办理库务佐领索住、阿兰泰、俞岳祖�原佐领现调补协领皂保�防御双喜、灵顺、李仲伯�
骁骑校海格�原骁骑校双定等询问�所答同操达色。又查得�据闻协领操达色本年赴京引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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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旗下兵丁索要帮银。将此�传唤操达色所辖旗领催乌雅图、哈达泰、散齐哈、额勒达色等询
问。据乌雅图等告称：本旗协领操达色赴京引见时�因不能起程�本旗四佐领下兵丁�每人各给
帮银二三钱不等�每牛录各给帮银七八两、十两属实。等语。查得�协领操达色乃承办公库事
务之人�致使库银短缺千余两�且又收受该旗兵丁捐帮银�甚属有辱职守。请将操达色革职�与
在库行走官弁质审�或有无操达色侵吞情弊�以及短缺实情�一并审明。将此�请由将军处奏
参。去年军政考核时�曾举荐操达色�相应本副都统二人亦难辞其咎�请一并具陈。等因。臣
一面咨文右卫副都统等�另行派员署理操达色所管协领图记�一面质审前后在库行走人员�澄
清侵吞勒索与否及短缺实情�分晰具陈拟以赔补之罪情由另行具奏外�请将协领操达色革职。
又查得�去年军政考核时�举荐操达色为卓异�该将军、副都统难辞其咎�相应一并自陈情由�听
候部议。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朱批：已降旨于部。钦此。
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为报审理右卫镶蓝旗满洲协领操达色等侵吞库银案事奏折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建威将军臣补熙谨奏�为钦遵上谕审理具奏事。
乾隆八年十一月�接准兵部来文内开：内阁抄出�据建威将军臣补熙参奏称 （与乾隆八年

十一月初七日奏折相同�故略———编译者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旨：著将此弹劾协领操
达色革职�补熙前往右卫对质审明�议罪具奏。余由该部议奏。钦此。钦遵前来。

臣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行抵右卫�会同副都统等将在库行走协领官弁、
记档领催披甲等一一质审。讯据原协领操达色供称：我本年六十二岁�乾隆二年派我办理库
务�会同原先在库行走协领官福查库�官福、操达色我二人查出先前历任已故官弁所欠银八百
八十五两�未曾具报�借银贴补入库。后自六年七月始�我陆续用银三百四十九两八钱二分属
实。原协领乌兰泰所欠未还银一百五十两、已故佐领赫雅图所欠未还银一百三十一两二钱六
分、原协领玛津泰所欠未还银四十两�以及在库行走章京、记档领催披甲等�皆用银若干两�由
于人多�其数我已记不清�询问记档领催拜勾等即可知悉。再�乌兰泰等所欠银两�倘不承认�
则我等情愿代为分还。等语。当即审讯在库行走记档领催披甲拜勾、雅林泰、俞光祖、珠尔刚
阿等。据拜勾供称：库中原欠银八百八十五两�均系前历任已故人员所欠者�本库协领官福、操
达色查出�未曾禀报大臣等�由协领官福出银四百两、操达色出银四百八十五两�将旧欠之项均
如数入库充补。充补之后�自乾隆六年七月起�官福陆续用银二百两、操达色陆续用银三百四
十九两八钱二分、防御双喜于雍正十二年在库行走时用银一百六十两、佐领索住用银一百两、
骁骑校海格用银五十三两五钱、拜勾我用银二十九两五钱四分、领催阿尔泰用银十两、披甲乌
林布用银八两、披甲雅林泰用银十二两、原披甲俞光祖用银十两三分、披甲珠尔刚阿用银七两�
及原协领乌兰泰欠银一百五十两、原协领玛津泰欠银四十两。其印票由章京索住保存。已故
佐领赫雅图欠银一百三十一两二钱六分、领催班达尔西未还银五两二钱。等语。审讯雅林泰、
俞光祖、珠尔刚阿等�所供皆同拜勾。讯据领催阿兰泰、披甲乌林布等供称：我等用银属实。余
供皆同拜勾等。据领催班达尔西供称：家父玛里原任防御时所欠季银�班达尔西我所食钱粮�
一时难以偿还�经呈请协领操达色�暂免立即赔补�尚欠银五两二钱属实。等语。将此�究讯原
协领操达色�所供皆同拜勾、班达尔西。据原协领官福供称：我本年七十二岁�军政考核时�因
我年迈�免职归家。在库行走时�自乾隆六年七月起陆续用库银二百两属实。官福自去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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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任以来�已有十五月�如何又亏银一千一百六两之处�官福我不知晓。余供同操达色。据佐
领索住供称：我今年六十岁�乾隆二年进公库�我相继用银一百两属实。原协领玛津泰欠银印
票一张�原由我保存�因时日已久�已忘记丢于何处。余供皆同操达色等。讯据骁骑校现升补
防御海格供称：我于乾隆六年进公库�陆续用银五十三两五钱属实。协领操达色、官福、章京索
住、协理领催披甲每人各用银不等�我未告发属实。等语。据防御双喜供称：我曾于雍正十三
年在库行走�十三年离库。在库行走时�用银一百六十两属实。后众人如何支用之处�我并不
知晓。等语。据先前在库行走原佐领现升补协领皂保供称：我于乾隆元年进库查得�缺银八百
八十五两�由官福、操达色二人将此项银赔补属实。五年五月�我离库�后彼等如何亏空银一千
一百余两�我并不知晓。我未曾用银分厘。等语。据佐领阿兰泰供称：我于乾隆四年二月进
库�六年正月�令我离库。阿兰泰我未曾用银分厘。现在亏空之处�委实不知晓。等语。佐领
俞岳祖供称：我于乾隆四年正月进库�六年正月令我离库。防御李仲伯供称：我于乾隆二年九
月进库�三年九月令我离库。余供皆同皂保。防御林顺供称：我于雍正十三年三月进库�是年
十二月被令离库�已有八年�在公库行走九个月�并未用银一分。等语。双定供称：我本年七十
一岁�系军政考核时全俸免职骁骑校�原在库行走�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令我离库后�如何有亏空
之项�我不得而知。等语。又查出未纳入奏销之利银六百二十四两余�审讯在库行走协领、官
弁、记档人等�据原协领操达色供称：其未纳入奏销之利银�乃每年库内添置纸笔、采买一切杂
用物件�以及扣存官兵马价银造册报部、解送利息、奏销利银进京等各项事宜�皆由此项银两内
开支�故而未曾纳入奏销。惟此项公费之项�奏销时未加陈明�糊涂使用�即为我等过错�有何
可供。等语。将此�讯据在库行走官弁及记档人等共同供称�先前查出之二百余两利银�系六
年之银�现又查出之四百余两利银�系七年、八年之银。每年所用银两内�尚有不应入档者�遂
未立档。其余供词�皆同原协领操达色。

查得�臣等先前弹劾折内称�原有本银一千一百六两三钱五分、未纳入奏销利银二百两�今
协领黑色、四十继而又查出本银一百六十两、利银四百二十四两二钱六分八厘�前后本利银共
一千八百九十两六钱一分八厘内�在库行走协领、章京、领催、披甲等侵吞本银九百三十九两八
钱九分。除领催班达尔西之父原防御玛里所借库银归还余剩五两二钱外�原协领乌兰泰、玛津
泰及病故佐领赫雅图等所欠银三百二十一两二钱六分、又未曾纳入奏销银六百二十四两二钱
六分八厘�用于置办纸笔等物之处�与众人供词核对�虽此三年数目相符�然并无档案。窃思自
乾隆六年至今�现已查出未曾纳入奏销利银六百二十四两余。以此观之�先前历年难免亦有似
此未曾纳入奏销之利银。惟乾隆五年奉上谕：前据将军伊勒慎奏�查右卫公库银两�自乾隆三
年以来�事项银两数目俱符�乾隆三年以前至康熙三十九年档案繁多�且不全备�请饬令彻底清
查�另行具奏。等因具奏�经部议复准行。朕思�前于右卫地方赏给银两设立公库者�特欲利济
官兵。自乾隆三年以来�其事项银两数目俱符�且往年旧档又不全备�雍正元年曾特差都统图
思海等清查此项银两�今虽饬令清查固是�惟历年久远�档案不全�一时不能清楚�徒滋烦扰。
况此事在屡次恩赦以前�倘查出应行著赔之项�本人现存世者无几�必至着落子孙赔补�其贫困
人家无力偿还�不仅倾资荡产�且被治罪�官员之司其事者�亦被牵累�难逃责罚之苦�殊非原先
设立公库利济官兵之圣意。著交该将军伊勒慎�此事免其查究。钦此。钦遵在案。除钦遵上
谕免查以往年份者外�臣等会议得�现今在库行走原协领操达色之银三百四十九两八钱二分、
年迈休致协领官福之银二百两、佐领索住之银一百两、防御双喜之银一百六十两、原骁骑校现
升迁防御海格之银五十三两五钱、领催拜勾之银二十九两五钱四分�阿尔泰之银十两、披甲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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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布之银八两、雅林泰之银十二两、珠尔刚阿之银七两、俞光祖之银十两三分�侵吞属实�供认
不讳。现今在库行走操达色等�并不催还乌兰泰等所欠银两�代为掩饰。再�其纸笔等公用之
项�增支利银�未列入奏销�属于轻罪�除毋庸议外。查刑律载�凡督查、管理、看护之人自盗仓
库钱粮�不分主从�按其资财议罪。等语。又定例载�凡暗自侵吞仓库钱粮为己有数目在一千
两以下者�仍照本律拟斩�因属杂罪�相应折以五年劳役。等语。合计操达色等侵吞资财�在一
千两以下�相应将年迈休致协领官福�现任佐领索住�防御双喜、海格等革职�将操达色、官福、
索住、双喜、海格、拜勾、阿尔泰、雅林泰、珠尔刚阿、乌林布、俞光祖等均拟斩�因属杂罪�相应照
律折以五年劳役�因系旗人�照例折以枷号鞭笞。官福年已七十岁�照例准赎。再�其侵吞银
两、未列入奏销利银�一并确定期限�着落各自名下追赔等处�均俟部定。领催班达尔西欠银五
两二钱�系应代其父赔补之季银�并非私用之项�应毋庸议。其所欠银两�交付该旗�俟至应交
之季如数交还。先前在库行走原佐领现升迁协领皂保�佐领阿兰泰、俞岳祖�防御李仲伯、灵
顺�年迈休致骁骑校双定等�并无侵吞银两�且钦遵圣主慈旨免查以往年份�相应免议其罪。此
外�惟将此项未曾列入奏销历年盈余利银�皂保等不可不知�现加增冒用未列入奏销利银三百
九十四两七钱六分八厘�令皂保与现在库行走协领、官弁等一同均摊分赔。操达色等供出未列
入奏销利银内�有库中采买煤炭银二十四两�解送利息之备用平头银三十两�造具奏销清册及
置办折子、黄布、夹板、遮挡银箱油单等物银六两五钱�支付修秤匠役工费银六两�库中添购纸
笔银四两�采买造具所存官兵马价银档册需用纸笔银六两。此等款项�均系每年所必需�相应
合并计算�扣除此三年理当支用银二百二十九两五钱外�其余银三百九十四两七钱六分八厘�
操达色等虽供称皆用于公务�然不仅无存档案�且经查实非应用之项�不宜奏销�相应将此项利
银�由前后在库行走官弁内�着落其在事官弁分摊赔补。原协领操达色�年迈休致协领官福�佐
领索住�防御双喜、海格等五人�各自名下应赔侵吞库存本银外�每人仍应分赔未列入奏销利银
三十五两八钱八分八厘；先前在库行走原佐领现升迁协领皂保�佐领阿兰泰、俞岳祖�防御李仲
伯、灵顺�年迈休致骁骑校双定等六人�每人分赔未列入奏销利银三十五两八钱八分八厘。又
因另案革职拟折押送京城原协领乌兰泰所欠银一百五十两�因另案革职拟以枷号鞕笞押送京
城之原协领玛津泰所欠银四十两�病故佐领赫雅图所欠银一百三十一两二钱六分�虽经操达色
等招供�然经查档�仅有银两数目而已�其旁另行涂写人名�且玛津泰出具之印票又丢失�庶乎
不可即以为实分赔�请交付各该旗佐查明咨复时�或着落由乌兰泰等人名下赔补�或着落曾在
库行走原协领操达色等员分别赔补�另行办理报部。又原协领操达色前往京城引见时�其所管
四佐领下兵丁�每人各给帮银二三钱不等�共帮银三十八两。经审操达色供认属实。惟此项帮
银�并非操达色强迫勒取者�且操达色已因侵吞库银案从重治罪�相应另行重复拟罪之处�请毋
庸议。其兵丁亦非因勒逼或求叨资助�相应将兵丁资助银两�着落操达色名下如数追取�归还
资助之人。又查得�公库每年采办纸笔等物用银七十六两五钱�乃必需者�嗣后库中所得利银
内�扣除公用之项外�其余俱拨入交还京城利息内送往。伏乞圣主明鉴�敕谕兵、刑二部�覆议
具奏。又查得�此案内�防御海格前去引见�十二月二十五日方返回。封印之前�未及审讯具奏
缘由�一并具陈。为此�谨具请旨。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奏入�奉旨：著该部议奏。钦此。
（责任编辑　韩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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